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者记 汇笔

寒露
■南泽仁

今日寒露。
忙完一天的活路，我又顶了一头新月归

家。开启屋门，有清淡的古柏香气迎面而来，
我期盼那扇莲花屏风后随顺递来您热乎的声
音：幺幺回来了！您这么唤我是去年三四月
间的事情，这一声“幺幺”唤醒了我对身体里
血液温暖流动的感知，它蛛丝一样细密地围
护着我敏感柔弱的心房。后来，总听您这么
唤我，我果真就把自己看得有些珍贵了。

我时常不进晚餐，内里轻省干净。您会
在自己的茶碗里为我续一碗热茶，我喝下了，
您才觉得自己喂养长大的孩子一如从前朴实
的样子。今夜冷暖交替,我尤其想您，想您就
坐在暖桌前，我们享有一样的常温。

用二两白酒兑了少许凉水来熬酥油酒，
您血压高只喝半碗，我满盏。我一口，您一
口，我们依旧悄无声息地对饮，任窗外风声
又起，月色惊飞起灰褐色的鸟群。啜下半
盏，身心空静灵活，我飘然步入了一座我用
所有的孤寂建造的幽谧花园，我的自由来自
任意一只蝴蝶或虫蚁。没有记忆，没有前世
来生。我存在的整个意义都包含在这种安
全里，并获得了最大的宁静与享受。饮尽碗
底最后那一口酒，几颗清泪如夜空中的雨滴
丝丝渗漏，花园就此丢失了。

您依然安坐在我面前，半碗酒面上的酥
油和蜂蜜已凝结成了冬日的南吉茨沛（南吉
牧场的冰湖），亦或是茨沛上的满月，映照您
脸上泛起的红晕，那色彩让您看上去更像是
待嫁的姑娘。我默默地看着您，生怕您会开

口说话，说一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关于我
们的旧事：爱您的知青没有屈服阿普朝天放
响的猎枪，他穿着您编织的氆氇披风，垂在
胸前的两条象征时间的红边让他看上去更
像个勇士，他高昂着头从众人眼中离开了茨
易堡寨，从此音信渺无；我是您从大雁子青
草滩的雁巢里捡回来的孩子，您总爱抚摸我
的脊背，担心会生出一对会飞的翅翼。我也
抚摸过自己的身体，手指每次都会停留在头
顶那相对的旋涡里，那里曾遗落过一对犄
角，为此我隐藏起了接近牲畜般的倔强秉
性。我终是忍不住轻声喊了您，您开颜微
笑，看着我蜷缩在暖桌旁安稳睡去......我在
布果的转经道上遇见您，您赤脚，穿一件黑
白绑吉。我双膝跪地，铺下单薄的身子去盖
住您的脚背。您说想我想得紧，就从罪污加
以净化中逃脱来在这途中等我，看上一眼就
要返回去。于是我想尽办法要带您逃离，去
一切可能让我们相守的地方，可是每一处通
道都会伸出无数双手要认证您的身份，我才
记起，您的身份证在您离世后已交给图吉日
巴·尼玛邓子活佛在普瓦道场上焚烧，作为
您对这世间最庄重的辞别。我们是在中阴
界相遇了？我紧紧地抱住您，那温热的气息
真真切切的来自您的身体。

梦醒，暖桌冰冷。这一年里，我做得最
多的事情是每日傍晚为隔世的您们举行一场
火供仪式：在火炉里燃烧一碟炒熟五谷粮食，
吟咏嘛智的调式声声默诵您们的名字：舍楚·
仁青纳母、南吉·银卓次称、南吉·仁真旺杰，
有时我也会轻轻诵出自己的名字，像细数着
一棵菩提树上的几个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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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炉 事旧

书的故事
■嘎子

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字书，那
之前我读的全的连环画或红领巾类的
图文书。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特别是稀奇古
怪的聊斋类故事。那一天，姐姐从她的
闺蜜那里借来一本叫《中国民间动物故
事》的字书，书早就让人翻得像罈子里
腌过的咸菜一样发黄破烂。姐姐没空
看时，我就拿起来，翻了一下，第一个故
事就把我吸引住了，是一只野兔子智斗
老狼的故事。好好一个上午，我都很规
矩，没去外面疯玩，就坐在家门前的那
个木楼梯上，让暖融融的阳光羽毛似的
飘到书页上，而我全钻进书里的故事中
了。可是姐姐那天下午就把书还回去
了，我竟然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姐姐也
没法呀，那书是好些人要传着看的，还
回去了，就再也借不到了。

不过，我知道了，字书也有好看的
故事。我就翻父亲的那些书箱子。那
个时候，父亲好些书都怕惹出祸事烧
掉了，只剩下他大学时期的教科书和
马列毛的著作。不过，那几本老马的
书却让我读成了历史故事书，像《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
内战》，还有关于普鲁士战争的书，我
入迷地读里面的故事，兴奋了好久。
我知道了中国以外还有很大的世界，
那里像中国的东周列国一样，也在打
仗也有起义和牺牲。

那段日子，是中国精神生活最枯燥
最贫乏的日子，除了领袖著作，很难找
到其他的书了。都成了封资修的黄色

书籍烧掉了，就是躲过劫难剩下的，也
让胆小的人藏起来了，难以外借。可
是，我们巷子里好些娃娃知道了自已的
饥渴，就行动起来，到处去寻找，甚至撬
窗撬门去偷。我们想，学校里不是有图
书室吧，那些书可能没被抄被烧吧。就
溜到那些空荡冷清的学校，到处寻找藏
到某个角落里的图书室。我们溜到康
中校，走进那些破门烂窗的教室里，除
了满地垃圾一样扔着的破课本烂练习
册，啥书都没有。只捡了一些没有封面
的语文课本，看看里面的故事还能读。
我们在西小找到了图书室，里面好些图
文书让我们高兴了许久。但拿走的话，
心里又很沉重起来。人家是锁在屋子
里的，我们拿起任何一本，揣在身上都
像偷走了东西一样，让人心里承受不
了。因此，我们尽管撬开了门，也没有
拿走几本。拿走了也不敢要，翻一翻就
扔进了垃圾箱里。

在我读初中时，我与白晋荣以叛
逆少年之心，做了一次真正的贼，我们
翻窗撬门去偷过州图馆里的书。

那个年代的娃娃们，都是精神饥
饿者，只要听说哪里有书，就馋得眼珠
充血，像饿狼嗅到了肉味。展览馆图
书馆破房子里有书是我听另一个好伙
伴张超说的，那个假期他在那里做临
时工，就是把书从一个库房搬到另一
个库房。他说，那些破房子里书堆成
了山，他们每天搬着搬着心就痒痒了，
每次下工后都做偷几本走。他给我看
了他偷来的字帖和唐诗啥的。不怕贼
偷窃，就怕贼惦记。他那样说没心没
肺，却把我隐藏在心内的那棵贼芽催

发了，幼芽生长出来就会疯长。我把
这事给白晋荣一说，他就激动了，我又
看见他细长眼睛里闪射出的那种带着
欲望的强光，同他当年蹲坐河边垂钓
的样子一模一样。他说，我们去瞧瞧。

很偶然，在图展馆旁有一排很老
旧的两层木楼房，靠后院石梯的那一
侧，有一排用破木板子钉着的窗户，我
爬上去从破窗玻璃缝隙朝里看，哇，我
叫起来，好多书呀！我大着胆子把钉
着木板一拉，没用多少力就拉开了。
我与他就跳进去，书上盖着厚厚的灰
尘。我们想也不想，就在衣服下塞满
了书，拿回家来才发现尽是些外国小
说。我喜欢几本安徒生童话，就拿走
了，其它的全归白晋荣了。

天黑时，我们又去，我们拉烂的窗
户又钉上了，用更厚的木板更长的钉
子，我们扳不动，又不敢太用力，弄出
了响动会真是让人抓贼的。

我把这事对张超说了，他笑了，说
他们搬的那个房子的书，是靠后墙的那
排砖墙房子。库房在楼上。我同白晋
荣又去，我胆小，就在后墙上给他放哨，
他偷偷溜进去了，出来时书包里装满了
好些书皮发黄的书，他说全是古人写的
神话小说，还有《西游记》。我乐坏了，
那时，我正在到处找《西游记》，还用父
亲的一本厚厚的《石头记》跟人家借来
看，都是破烂得只剩半本的残书。

那几天，我都在深深地体会做贼
心虚，那些偷来的书带着些霉味，我都
不敢翻开看，还会藏在床脚底下，怕严
厉的父亲发现。后来，那些书我全偷
偷塞进了厕所的茅坑里，担惊受怕的

心才放了下来。白晋荣催了我好几次
去夜袭图书馆书库，我都推脱了。可
书瘾发了时，心里又痒得难受。我就
去白晋荣那里借书。我一进他家的
门，就看见他床上桌子上堆满了书，他
笑着对我说，他与另一伙人装了两麻
袋回来，他就分了这么一些。

我伤心极了，做贼真的还是要胆
子大。

满足我们精神的食粮比国家凭票
供应的口粮还少，我们只有用这些少
得可怜的食粮来相互交换着读书。一
本书常常交来换去，在巷子里旅行着，
甚至游到了巷子外，最后回到自已手
里时，早成了一棵用盐腌过的大白菜
了。就这样，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寻
书换书。当然，自已手里的书本来就
少，换来换去就换不出去了。这时，就
开始动歪脑筋了，我把父亲的那几本
老马的书，撕去封面后换上新装，改个
名字，像《法国血腥古战场》《拿破伦宫
殿里的阴谋诡计》等等，再拿去骗人，
换来好看的书。记得，我拿去与后院
坝的巴登换过好些书看，他读后还说
很好看，让我再他找一些这样的书
看。我却在心里偷偷笑着。当然，久
做贼也让人捉住过。我把一本苏联的
爱情小说换成《惊险谍案》给街口住的
大建明换《封神演义》，我还没读到一
半时，他就来找我了，说我骗了他，他
书都翻看了一大半了，还没见一个间
谍的影子。我只有咬着舌头说不出话
来，求他把《封神演义》再让我读一天，
那本书就白送他。他当然不会要，说
苏联的书太难看了，没打仗内容只有

亲亲爱爱的，怎么看都看不下去了。
有一天，邱家锅庄上面住的大降克也
找来了，把那本《拿破伦宫殿里的阴谋
诡计》扔给我说，说我是大骗子，骗了
他。他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还是硬壳
精装的马克思的书，叫《路易·波拿巴
雾月十八》，根本就不叫这名字，书放
在架子上没人想读，也读不懂。我脸
烧得很烫，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父亲从新龙回来后，去了州革委的
生产指挥部工作。那时，他常常借了些
书回来，厚厚扔到枕头边上。我就趁他
不在时，偷偷捧着读。他是不准我读这
些书的，说读多了会中毒。他越这样说，
我的好奇心越重，越想偷来读。记得一
本厚厚的《石头记》我就是那样读完了
的。尽管里面的字好些不认识，猜着读
还是读懂了读出了味道的。好些时候，
我都是趁他夜里睡熟时，偷到我床上，然
后蒙上被子打着手电筒读，越读越新鲜，
竟然读了一整夜。我是在蒙着被子读

《水浒传》时，让他发现了的。他掀开我
的被子，我吓得书掉在了地上。他愤怒
地用书扇我的头，说这个样子看书，你要
不要你的眼睛了？我瞪圆眼睛看他，不
明白这样看书，我的眼睛就会丢了？后
来，我才知道，我的眼睛近视了，上课时
坐后排就瞧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了。过
去，我可是回回体检视力都是一点五呀！

回想那个年代，精神的灾难里，
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娃娃们正像枯荒
的原野上挣扎着生存的牛羊一样，哪
怕荒漠上有一棵埋在沙子里的草，都
要拼着命掏挖出来吃掉。我们真的
饥渴真的馋呀！

■吴建

在老家过完中秋回到城里，刚打
开家门，就听到手机铃响，取出来一
看，是母亲打来的，她急切地询问：“儿
啊，你们到家了吗？路上堵不堵？一
切都顺利吧？”我心头涌过一阵暖流，
连声说：“好，好，您可要多多保重好自
己的身体啊。”电话挂了，我的思绪却
因此飞扬起来。母亲对我的牵挂，又
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

童年时，农村生活比较清苦，餐桌
上的饭菜油水总是很少。每天上了两
节课，我就感到饥肠辘辘，一放学我就

像小鸟似的飞回家。还没到家门口，母
亲就从屋里迎出来，一边帮我卸下书
包，一边递给我一块刚在炭火中烤熟的
香喷喷的山芋。我张口便咬，母亲抚摸
着我的头说：“乖，饿了吧。慢点儿吃，
别噎着。”咀嚼着香甜的山芋，我感到这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了。

少年时，我的中学校园在邻村的集
镇上，离我家有十多里路，途中要经过
一片乱坟岗。当时学校正热衷于追求
升学率，我们刚入初一就要上晚自习，
每天搞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放学。母亲
担心我不敢走夜路，每晚都会提着一盏
防风的小油灯赶到学校接我。无论酷

暑严寒，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白
天在田间劳作，晚上还有一大堆家务活
要干，可她再忙，哪怕累得筋疲力尽，也
准时前来。我对她说：“娘，我不怕，还
有同学呢，你就别来了。”她却说：“儿
啊，走那坟地娘不放心，娘耽搁点工夫
不要紧，可万一把你吓着了怎么办啊？”
有一次，母亲生病了，在村医家打点滴，
输液快结束时，到了我们放学时间，母
亲忙叫医生拔针头。医生不肯，说还有
十分钟就完了。母亲说：“可我儿子已
经放学了啊，我要去接他。”她不顾医生
的劝阻，硬是拔去针头，忍着剧烈的腹
痛赶来接我。中学的那段时光，有母亲

在身边，我觉得走夜路并不可怕，反而
平添了几份温馨。

我念师范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我
每次写给家中的信几乎成了母亲的精神
寄托，一定要让父亲或姐姐再三读给她
听。过一段时间倘若收不到我的信，母
亲便坐卧不安，以至于每天都会呆呆的
跑到村口等待邮递员。母亲不识字，但
每次回我的信都要由她口述，父亲或姐
姐执笔。她的口述几乎千篇一律：多吃
点，不能挨饿；注意保暖，不要熬夜；学
习要专心，要听老师的话······母亲的
这些家书我至今还珍藏着，每每翻阅，
宗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工作以后，我住在单位宿舍，母亲
常常深夜打来电话，叮嘱我关紧门窗，掖
好被子。有一年冬天，从没到过我单位
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原
来，暑假回家在和母亲的闲聊中我告诉
她我们坐的是铁椅子，母亲听后竟记着
了。天冷了她怕我冻着，就戴起了老花
镜，一针一线地为我做了只灯芯绒的棉
垫，另外还给我编织了一副半节头的绒
线手套。手捧这两件蕴藏着母亲温情
的物品，我的眼里涌出了涩涩的泪花。

我已人到中年，可在母亲心中，却
永远是需她牵挂和呵护的孩子。而我，
何时才能汇报母亲大海般的深情呢？

灵心 客博

母亲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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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叔

鲁迅，也许是看到并且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而说出了吃人的旧世界、黑暗本质
的第一人。鲁迅对那个龌龊肮脏的世界
的批判是无情的、彻底的。但是，鲁迅没
有从内部，即从人的心理上去寻找答案。

现代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揭开
了人类心理上更深、更广阔的层面。在人
类的潜意识里，人的本我、一团混沌无序
的本能，像宁静的火山，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只能看到人的自我，一个受社会环境
和文化抑制了的伪装的“我”。

就生命而言，一方面，人的本我是需
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的，其间潜藏的创造或
毁灭的力量是巨大的、可怕的。另一方
面，社会以法的形式要求人性的伪装和顺
从。这就导致了人与社会永恒的矛盾和
相互促进。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便产
生了罪恶或拯救。罪恶与拯救，永远是相
对于社会而言的。因此，社会要求人要有
良心，要有恻隐之心、隐忍之心。这是另
一种法，或称“心法”“内法”。两法相融，
社会则安定、和平。

瞒心昧己，则是一味强调人的本我，
而蔑视社会。瞒心昧己干下坏事，终究成
为众矢之的，良心是不会得到安宁的。因
为，在人类的潜意识里，早以设定了这样
一条生命的准则——那就是：毁灭同类，
也就是毁灭自己。

宋代洪州，有商人陈世雄和罗一丹。
陈氏靠坑蒙拐骗发财；罗氏以重信义致
富。陈世雄有一手下人，与一远方客人争
价，失手把人打死。陈世雄叫人，趁夜把
尸体埋在罗一丹的住宅附近。案发后，陈
世雄找到与他沾亲带故的新任知府，说自
己有几个伙计可以证明罗一丹就是凶
手。知府经仔细盘问，结果陈世雄总是不
能自圆其说。陈世雄见此，干脆把想陷害
罗一丹的想法坦言直呈，并把随身带的二
十个元宝拿出来，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知府不愿为之。陈世雄说：“这事没人知
道，你就干吧。”知府答道：“怎么没人知
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神和鬼，都是人心的产物。分别代表
了人心光明与黑暗的两极。心中有神，则
光明、坦荡，问心无愧，必为神佑；心中有
鬼，则黑暗、畏缩，问心有愧，终为鬼灭。
因此上讲：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己
知，人知。瞒心昧己，做尽丧天害理、亏心
之事，最终难逃良心的谴责。

良心，即是神的审判。
[典源] 元·高文秀《渑池会》二折：“人

言为信永无移，瞒心昧己把天欺。”老舍
《神拳》三幕：“咱们各凭良心，不准瞒心昧
己。”也作昧己瞒心。

瞒心昧己

巴康 汇诗

在季节的臂膀上寻找
花开的娇艳和翅膀里的哀愁
垒成一座古碉守望
带着头帕的王一样的女人
翻过山，越过河
到过城市，我没寻见你
从嘉绒脊梁深处开出的花
草原来了一场雪
织花带的绣花针里
挤奶桶旁，清脆的山歌里
我看到了你的影子
五彩的头帕，围裙
走过蝴蝶起飞的季节
一个美人谷的姑娘

夜想
捧起深深的夜
轻放在褐色的鸟窝
飞离的寂寞，打湿了篱笆墙
阳光斜洒，碉楼羞涩
群鸟惊飞起疲惫的傍晚
雨点落成暗伤，碉旁的老人
烟抖里燃着古老的传说
在碉楼的肚脐回响
又渐渐远去

汉戈情花
听闻到你的名字
落在汉戈深红草滩
是晨光中的少女，夕阳下的新娘
是谁触动了你的心
我独坐在山尖
侧耳聆听那首熟悉的情歌
跳跃着,流成一滩花样的河
流进世人心里

美人谷姑娘
■班乾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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